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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對談
文：賈選凝

在同門師兄的眼裡，高克非表現得有
點和現代藝術家「格格不入」：總

是一襲白衫，手執折扇，神情恬淡。只
要開口聊藝術，他就滔滔不絕，尤其聊
起中國繪畫，如數家珍、不急不躁，綿
綿不絕。「老北京」高克非承襲齊門的
書生傲骨和反覆錘煉的詩書傳統令他沉
澱厚實。高克非自幼學畫，少年勤奮，
又天資聰穎，並拜得王慶雯、婁師白為
師，成為齊白石的再傳弟子。他也因為
癡迷於藝術，拋卻了當年如日中天的IT
業，棄鍵盤執筆管，選擇了一條藝術的

「寂寞之道」。
「中國畫很講究和寫文章一樣，畫面

講究起承轉合，通過物象把自己想法表
達出來。和寫詩也是一樣的，表達一種
心境。」這是高克非對記者強調最多的
一句話。「起承轉合」四個字不僅道出
了他的作畫之道，更成為了他做人做事
的守則。

天注定的緣分從藝齊派藝術

高克非1968年生於北京，自幼酷愛繪
畫。小學期間繪畫作品多次在北京市少
年繪畫比賽中獲獎。曾於北京市朝陽區
教師進修學校有幸得到周思聰、金鴻鈞
等畫界前輩的頒獎。1979年他拜齊白石入
室弟子王慶雯先生為師，正式學習中國
畫。拜師學藝這件事情對於高克非來說
就像是人生中的「啟」。他對於恩師之教
誨至今念念不忘，所謂「師父領進門，
修行在個人」，但在高克非眼中，這位

「師傅」對他的影響似乎更重要些。
在他為恩師撰寫的文章中，他提到：

「先生身材偏矮，背略駝，面容雖清瘦，
雙目卻炯而有神。談話音輕而言語斯
文，於高興處喜抿嘴而笑。我當時年
幼，不過一清貧學子，先生教我，亦不
取分文。我每次帶去四尺整紙生宣四
張，充作學費，先生則取一張，裁四分

之一為我作畫示範，範畫贈我以便臨摹
學習。因身居窮鄉，先生囑我每次前
來，必須帶些近期的《參考消息》給
他，我便每次無一間斷，直至先生去
世。」

高克非還對恩師的嚴謹教學念念不
忘。他回憶，先生傳藝非常嚴肅認真，
我每次帶去數十幅習作呈閱，先生逐一
看過且以藍色鋼筆逐一批改。每每見到
我有一點進步，先生於誇讚之中常常面
露得意之情，其神態至今難以忘懷。先
生每次為我作畫示範之前，先研墨半小
時，言白石老人一貫如此。待作畫時，
先生遂令家人迴避以圖室內之清靜。先
生作畫前總以指甲在紙上輕輕勾畫以作
構圖，作畫時聚精會神，輕而無語，惟
到重要之處方輕聲提醒我注意觀看。待
畫完後再為我講解畫法與構圖，每次畫
完，先生必將畫幅懸掛於牆上，與我邊
講邊看，於不盡意處取下再補數筆。畫
前畫後，其筆洗中的水始終清澈，言白
石老人亦一貫如此。

「記得先生那方形畫案亦是飯桌，有
時畫到天晚，先生留我吃飯，我便幫先
生將筆、硯等物由桌上搬至別處⋯⋯先
生的最後時光即是在如此簡陋的環境下
度過的。我至今未能忘懷的是那陋室雖
簡，而每次前去都能得見先生掛於壁間
的新作；雖是木樑土屋，卻有雅致的盆
花、盆景點綴其間；雖然窗外雞鳴犬吠
與畫室中先生文雅的談吐極不和諧。而
我每次由先生之陋室回到自己的樓房住
處時，常想㠥要盡快在這強於先生數倍
的環境中練好這次之所學，以便盡快再
次回到先生身邊聆聽教誨。」

從師以來，恩師的點滴行為都在潛移
默化地影響㠥高克非，潛心、淡薄、精
進這些關鍵詞成為了他學藝之路上收穫
的財富。也正因為如此，直到今年，他
才開辦了自己學藝30年以來的第一個個

人展覽。因為對於他來說，齊派藝術就
是齊白石老人所說的「畫妙在似與不似
之間，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事，要通
過形把神表現出來，不是單純表現物體
的外形。最終是要給人帶來美感。」

齊派藝術的繼承與發展

高克非的作品繼承了齊門的三個傳
統：筆墨上的錘煉、構圖上的奇絕、內
容上的巧思。而這一切便得益於他的虛
心求教之路。在王慶雯之後，高克非又
拜著名花鳥畫家張世簡為師，但他始終
不能忘記對齊派藝術的嚮往。1990年他拿
㠥自己的畫作，找到齊白石先生的另一
位弟子婁師白先生家中求教。此後的20
年間，他拜婁師白為師，系統地研習齊
派畫風。

他認為中國畫講動感，講變化。因
此，畫畫追求一種和諧，雅致。藝術帶
給人的是心靈的洗禮，譬如看一幅好
畫，心煩的人看了能靜下來。為什麼古
代能出那麼多的名家名作？就因為他們
潛心研究，作畫猶做人，不是擺開一副
大師的樣子，就能成就大師。觀察、揣
摩、追尋、拿捏，每一個環節都要絲絲
入扣，甚至「墨該研到什麼程度，紙張
選擇什麼質地，都是應該有所度量的」。

當然，每一個藝術家都希望自成一
派，風格自成一體，但高克非覺得，揣
測自己獨特的東西，要形成獨特自我風
格非易事。他曾經選擇從題材突破，在
自己的兒子誕生後他開始嘗試畫豬（兒
子屬豬），這就是其中「承」和「轉」，
因為水墨畫真正畫豬的人不多，豬並非
像魚蝦蟲鳥般動、靜相去甚遠，豬本身
是偏靜態的，動態沒什麼變化，因此，
抓得住它的要點和神態是一種很大的挑

戰。但高克非還是想要嘗試，他希望能
用學藝以來的齊家鑽研精神找到畫豬的
切入點。

高克非的中國畫不因簡而單薄，不因
少而空洞，不因畫日常之物而缺少情
趣。他畫的棕櫚自有筆法，他的指墨蔬
果爽利而潤澤，尤其是他畫的《官上加
官》、《誰黑》、《大肚能容，笑口常
開》，於筆墨外更頻添出個人的風貌與趣
味。他將骨子裡的書生傲骨和老北京的
和氣融為一體，因此，他的畫作總是畫
中有味，畫外有情。

「功夫在畫外」——高克非時刻這樣警
醒自己，承襲和發展齊派藝術，並非只
是在畫作上的傳承，詩、書、印都應該
是有所理解和鑽研的內容。

心行合一成就藝術之路

高克非不僅能畫，亦是一位書畫鑒藏
高人。對20世紀京派諸家，尤其對齊門
一脈，他無不諳熟於胸。和他一同工作
過的師兄曾回憶說：「如遇問題請教克
非兄，他有問必有答，且分兩種：一種
是『我拿不準』，他必在當晚研究或請教
師友；另一種則會道『我負責地說』，直
陳他的觀點及依據，不含糊、不躲閃，
顯示出克非兄於書畫鑒定上的邏輯與嚴
謹。」高克非醉心於國畫藝術研究，也
正因如此，他的畫作不標新立異，而是
實實在在一步一步地學習白石老人畫
風。「齊老的畫作講究感情，需要情
緒，如果沒有內心的沉澱和文化的積
澱，也許做再多的臨摹都是無用的。」
高克非說，藝術生命的傳承和發展遠比
一時的成就要重要，我願意用更多的時
間去研習、挑戰、突破，在歲月的磨礪
中豐富和精進自己的藝術人生。

畫家高克非：
綿延不絕的齊家精神綿延不絕的齊家精神綿延不絕的齊家精神綿延不絕的齊家精神綿延不絕的齊家精神綿延不絕的齊家精神綿延不絕的齊家精神綿延不絕的齊家精神綿延不絕的齊家精神綿延不絕的齊家精神綿延不絕的齊家精神綿延不絕的齊家精神綿延不絕的齊家精神

現代社會，對於藝術家的關注多來自於兩點：拍品和行為。似乎藝術家的價值除了與他

的展覽次數，拍品價格掛㢕外，藝術家這幾個字只能躺在詞典裡等待被翻看。像是齊白石

這樣的藝術大師，身前身後名固然重要，但如果這樣的大師的作品只限於紙墨上，未免令

人遺憾。「齊派藝術應該走得更遠。」這是齊白石再傳弟子高克非的理解。高克非日前在

深圳舉辦了自己學藝30年以來的第一個書畫展，談及為何數十年來才有了自己的展覽，他

說，只是希望讓更多的人知道，齊派藝術仍然在延續和發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熊君慧、張瀛戈、李薇　

攝：張瀛戈

■高克非因兒子屬豬因此作品中多以豬

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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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齊白石像合影。

■高克非作品

■高克非

山水畫

■《門》（局部） ■《門》

■高克非作品

綿延不絕的齊家精神

今次將繼續為大家介紹已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Unit Gallery成
功舉辦的《瓷與》展覽。由香港藝術學院講師張煒詩策劃的《瓷
與》，參展者為11位香港藝術學院藝術文學士學生。上次為大家
介紹了李國維的作品《共生》，今次將介紹馮孟忠的作品《門》。
兩位同學的共同點是早於三四年前在香港藝術學院修讀高級文憑
課程時已接觸陶藝創作並產生濃厚興趣。教授他們陶藝的老師正
是今次展覽策劃人張煒詩。

馮孟忠巧妙地利用一肩破舊的百葉木門，以精心製造的陶瓷部
分補上破爛之處，賦予它新生命，作品中含有對於人及生命的一
些哲學思考，亦反映㠥短暫與恆久。

《門》的創作概念是？

馮：《門》的創作概念是來自我平日記錄課堂或書本上的知識而
來的筆記，這些知識都能夠啟發我創作的理念以及做人處世
的道理，乃指路的明燈。在預備今次展品時，我需要尋找一
些非陶瓷物料或物品去配合陶瓷創作，在機緣巧合的情況
下，看見路邊一道被遺棄的木門，令我思索很多問題，如：
破舊的木門還有何作用？而木門身上破舊的痕跡更令我聯想
起人性和人的行為，這些相關人性的思維都是我從書上或課

堂的筆記得來，於是我便決定將沒用的、被棄置的木門作為
非陶瓷物料，再用陶瓷創造一些筆記，將木門、重要的知識
與陶瓷結合一起，讓它們相映成趣。

陶瓷與木門從材質上產生了怎樣的碰撞？

馮：陶瓷的泥土、木門的木材皆來自大自然，而泥土遇火成為陶
瓷，成為一種高度耐用、具穩定性和硬度的物料，而木門的
木材經過時間的流逝會腐朽毀壞，兩者有㠥極端的對比，有
如永恆相對於短暫。我將筆記的文字刻劃在陶泥上，燒成瓷
片，補回門上已破爛的百葉部分，藉㠥陶瓷的特質讓其得以
長久保存下去；而依然是木門的部分，形態隨㠥時間腐朽、
破舊，讓兩種物料結合在一起。

吊詭的是我創造的木門在意識及思維上永不腐爛，還能傳
遞此訊息給他者。木門與陶瓷的物質碰撞令到我的概念更為
突出，因為知識的傳承是永恆的，是人與人跨越不同時代所
建立的文明，這亦是文字雕刻於陶瓷上的概念。

怎樣構思參與《瓷與》展覽的創作？

馮：《瓷與》展覽的整體概念是源於策展人張煒詩，她本身是一

位陶藝創作人，她
近年㠥力探討擁有
㠥悠久歷史的陶瓷
藝術在當代藝術中
的可能性及創作方
向，希望為當代陶
藝尋找突破創新。
今次她希望藉㠥不
同物料與陶瓷之間
的碰撞能產生獨特的創作。
而我以一道被遺棄的木門，以傳統陶瓷工藝結合一起，令到
木門再次產生一種效用，不再是純粹作為功能性的物品，而
是結合了人的思維而呈現出不同面貌與手法的藝術作品。這
亦能探索陶瓷除了傳統工藝以外的嶄新面貌，正是《瓷與》
展覽的創作概念。透過木門與陶瓷的本質結合一起，兩者的
本質對話產生一種新的反應，反映出文字知識的永恆性，以
及物質的價值性。不同物料自身都存在㠥不同的意義，利用
陶瓷與不同物料的結合，產生不同的作用，更能表達出自己
另類的概念，這是當代藝術中藝術家需要擁有的獨特性。

《瓷與》之「短暫與恆久」


